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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通过具体物象表达抽象情思，以具象化形象呈现难以摹状的抽象情感。中华民族意象

凝结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共同情感，传承民族精神与价值理念，在对中华民族的具象表达中，

唤起各民族共鸣，催生民族自信心与认同感。20世纪 50—60年代，少数民族诗歌出现一波创作

热潮，少数民族诗人紧随以颂歌与战歌为主基调的诗歌创作方向，运用中华民族意象进行少数

民族诗歌创作，反映民族生活和文化心理的历史转变。在表征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太阳”、象征中

华民族革命精神的“红旗”“红色”、指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长江”“黄河”等中华民族共同意象

中，少数民族诗人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深刻情感与拳拳爱国之心，体现了少数民

族诗人为民族团结进步发声的创作使命与担当，参与并丰富了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的建构。

一 少数民族诗歌中的中华民族意象呈现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在长期的经济往来、文化互鉴融通与血脉相融中形成了

共生的格局。在近代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展现出空前的

团结与强大的向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团结与融合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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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 50—60年代少数民族诗歌包含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人民领

袖、歌颂新中国及民族团结，表达翻身解放的喜悦和作为新中国主人公的欣喜等主题。

少数民族诗人以热爱祖国、维护民族团结进步的创作意识，自觉运用中华民族共同意

象进行创作，通过意象的象征功能建构国家认同，凭借意象的情感联结功能激发中华

民族共同情感，以“集体表象”为核心方法建构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同时，少数民族诗

歌意象融于中华民族意象并传承丰富中华文化的创作特色，孕育催生了当代红色诗歌

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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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持续深化。20世纪 50—60年代的少数民族诗人大多在革命中成长，他们

擅长运用中华民族共有意象进行诗歌创作，这些意象承载了诗人们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彰显出他们热烈的爱国之情。

（一）太阳：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政治抒情诗是 20世纪 50—60年代诗歌的主流形态，作为政治抒情诗中的典型意象，“太阳”

成为领袖毛泽东的符号能指，具有强烈的政治指涉意义。太阳意象的广泛运用始于“五四”新文

学运动时期①，诗人们以太阳的热烈、阳刚之象来表现国人求变、革命与新生之意。20世纪 40

年代，民歌《东方红》在陕北诞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②太阳成为政治符号的

象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语境中，太阳普照万物、驱散黑暗的自然属性，与民族新生对光

明意象的集体情感需求高度契合。太阳是当代文学中最突出的意象之一，少数民族诗歌紧随当

代诗歌的步伐，大量运用太阳意象表达情感：如拉祜族诗人罗正康的《东方升起了太阳》（1956）、

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步步向太阳》（1960）、朝鲜族诗人金哲的《太阳城》（1962）等。少数民族

“向太阳”的方式往往结合本民族文化，表达对领袖和国家的热爱。以傣族赞哈康朗英的诗歌

《金纳丽在飞翔》（1960）为例：

多少个做梦的夜晚，/我曾经请求叭英借给我金纳丽的翅膀，/去把天空细细查访，/

可是叭英欺骗我，/每次醒来眼泪总不干。//自从太阳照亮了边疆，/我们傣族人的生

活，/胜过一切最美妙的神话，/我凭着毛主席的洪福，/借来了金纳丽的翅膀，/从澜沧江

边飞向祖国的心脏。③

金纳丽、叭英分别是傣族传说中象征幸福的神鸟和主宰天地的神，但神未能实现傣家人鸟瞰祖国

山河的心愿。直到“太阳”毛主席照亮边疆，现代化深入傣寨，飞机取代神鸟，傣家人才得以圆梦。

彝族诗人吴琪拉达写道：“没有受过苦的人，/不知道毛主席的大恩情。”④中华民族共同经历的

苦难催生了人民对于光明的集体向往，在集体情感的召唤中，太阳既喻指领袖毛泽东的光辉与能

量，也象征着在人民领袖的引领下，各族人民迈向崭新的历史阶段。

（二）灯塔：引领中华民族成长

在 20世纪 40年代的歌曲《跟着共产党走》中，“灯塔”就有了政治象征的内涵：“你是灯塔，/

①“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诗人广泛运用太阳意象入诗。如郭沫若的《太阳礼赞》、闻一多的
《太阳吟》等，太阳意象与“五四”时期文化革新、思想革新、以及民族新生的内涵紧密相联。参见陈绪石《论中国新诗太阳意
象的时代性》，《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 1期。

② 李有源作词，李焕之编配，金巍改编《东方红》，金巍主编《颂歌献给党：建党百年百首歌曲集》（上），太原：山西教育
出版社，2021年，第 6页。

③ 康朗英：《金纳丽在飞翔》，中央民族学院汉语文学系民族文学选编组编《少数民族诗人作品选（1949—1979）》，成
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 21—22页。

④ 吴琪拉达：《没受过苦的人……》，《奴隶解放之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 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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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①灯塔在现实中的功能是在黑暗与迷雾

中为航船指引方向，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领导作用高度同

构———中国共产党如灯塔一般，指引中华民族冲破黑暗、迎向光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

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迈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持续发挥

灯塔的作用，为中华民族指明前进方向，灯塔成为各民族人民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象符号。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创作了《狂欢之歌》（1959），

以蒙古族赞歌的形式讴歌中国共产党：“赞美我们/功勋显赫的/英雄的党！/……/在前进的道路

上/她是永恒不灭的/红色的灯塔，/……/我们英明的党啊/有力地掌握着/金质的缰绳，//万众一心

的/各族人民/奋勇前进！”②诗人把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比作号兵、旗手、灯塔，体现其引

领性特质。缰绳掌握行进方向，是灯塔内涵的补充，象征中国各族人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团结一致奋勇前进。从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的“我把党视若灯塔，奉为舵手，是她指引

着我生命的航程”③、克里木·霍加的“党啊，你是我前进道路上的灯塔”④等诗句的表达中可以看

到，各民族诗人都共同建构着“灯塔”意象的内涵，表达对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情感认同。

（三）红旗：中华民族革命精神与信仰的象征

“红旗”意象的革命属性与象征内涵源于近代以来的民族解放运动，其生成过程与中华民

族意识觉醒的历程具有一致性。“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

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⑤，红旗最初作为战场上的符号，承载着中华民族为实现解放所共同经历

的奋斗与牺牲的集体历史记忆。纵览中国新诗，尤其是红色经典诗歌，红旗是非常重要的意象。

库尔班阿里、克里木·霍加、巴·布林贝赫、金哲等少数民族诗人都有革命经历，在他们书写的大

量红色诗歌中，常运用红旗意象来歌颂无产阶级革命与爱国主义精神。

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的《妥依》⑥（1950）书写了红旗下各民族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无产阶

级队伍，“当红旗在朔风中飞舞的时候，/参战的队伍汇合成浩浩荡荡的洪流，/……/怒火焚毁了

魔鬼的殿堂，/胜利揭开了崭新的历史”⑦，他们从受压迫者变成革命者，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

的道路，红旗象征中华儿女投身革命的决心与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心。革命胜利后，各族儿女在

妥依上庆祝胜利，彰显出中华民族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伟大的革命精神是各民族共同

① 沙虹：《跟着共产党走》，王立平主编《百年乐府———中国近现代歌词编年选（1902—1949）》，上海：上海音乐出版
社，2018年，第 327页。

② 纳·赛音朝克图：《狂欢之歌》，《红色的瀑布》，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 103、116页。
③ 铁依甫江：《祖国，我生命的土壤》，王一之译《铁依甫江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 104页。
④ 克里木·霍加：《柔巴依》，张越编《克里木霍加诗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 124页。
⑤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 17页。
⑥“妥依”是维吾尔语 toy的音译，意为喜庆、喜事或婚礼。参见铁依甫江《妥依》，王一之译《铁依甫江诗选》，第 24页。
⑦ 铁依甫江：《妥依》，王一之译《铁依甫江诗选》，第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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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的内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旗意蕴进一步丰富，土家族诗人汪承栋的《工作组礼赞》

（1960）、藏族诗人伊丹才让的《引路人》（1962）等文本中都有红旗意象，“永远作第一线上的红

旗，/你们的志愿比朝霞瑰丽；/在你们辛勤工作的时刻，/西藏，已跨上超越历史的快马，/飞向新的

世纪”①，诗歌将红旗内涵拓展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排头兵精神，把无所畏惧、勇毅前行的革命精

神化作鼓舞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昂扬斗志。

（四）长江、黄河：凝聚民族认同的标志

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分别孕育了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自古便是中华文明

的象征。随着民族意识觉醒，《黄河大合唱》在民族危亡之际诞生，通过黄河喻示抗日战争中各

民族命运与共的关系，以黄河雄浑的力量激发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决心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当代诗人蔡其矫的《川江号子》、邵燕祥的《黄河》等诗歌，以长江、黄河赋予社会主义建设与变

革的时代意义。少数民族诗人也参与到长江、黄河意象的建构中，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的

《团结之歌》（1959）称颂道：“无尽的长江，由一支支的溪流汇成，/浩瀚的沙原，由一颗颗的砂砾

聚成，/伟大的祖国，由各个民族组成。”②诗歌以长江汇流的自然意象隐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

构，把长江、黄河塑造为民族团结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意象符号，表达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

族大家庭的欣喜，抒发身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东乡族诗人汪玉良的《在隆昌河边》（1962）揭示了黄河意象的深刻含义：“啊！让我在这激

流滚滚的河畔，/用洮河的名义问一声你好！/我的隆昌河，我的裕固兄弟啊，/你使我幸福，使我骄

傲！//昨天，我们还相隔遥遥，/没有姓名，实在难以寻找；/今天，我们却同声涌进黄河巨涛，/在祖

国的胸膛上欢唱奔啸！”③由于历史上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从不承认东乡人、

裕固人是两个民族，诬称他们为‘咕啦’、‘黄番’”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国家层面认可少

数民族，消除了历史上遗留的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性用语。《在隆昌河边》描述了东乡族、裕固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了正名与认可，诗中的洮河、隆昌河、黄河分别代表东乡族、裕固

族和中华民族，洮河、隆昌河共同汇入黄河，象征与表达了东乡族与裕固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

庭的喜悦。长江、黄河的意象体现了少数民族诗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展现了少数民族诗

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学实践。

二 基于中华民族共同情感的少数民族诗歌意象建构

少数民族诗人运用中华民族共有意象进行诗歌创作的自觉，根植于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

① 汪承栋：《工作组礼赞》，《高原放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第 38页。
② 巴·布林贝赫：《团结之歌》，丁师灏、陈乃雄等译《生命的礼花》，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第 32页。
③ 汪玉良：《在隆昌河边》，《汪玉良诗选》，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 35页。
④ 同上。

20



忆、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性以及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少数民族诗人参与中华民族意象建构的文

学实践，展现了他们对国家与民族团结的深层思考，在多民族文化背景下，诗人们自觉肩负起

弘扬民族文化与维护民族团结的使命，以自身创作传承并丰富了中华民族意象的内涵。

（一）民族、国家命运与共：以国家符号为纽带建构国家认同

刘大先指出：“当代中国的国家观念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对于自我与世界的内外

观念”①。对于国外民众而言，中华民族就是中国，即中华民族是指国族意义上的现代民族，与民

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等同。②近代以降的革命、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由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运动，是由中华民族共同参与的，兼具政治属性与中华民族共同记忆。因此，中华民族意

象与中国国家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有重合的共性，诗人以具体的意象类比国家、民族的共同属

性，来彰显抽象的国家认同。

以国家符号凝聚想象，使其成为集体性的观念，对于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借助国家符

号，‘个体—共同体’间实现联结，并得以调动起个体对共同体的想象”③。国旗、首都、人民英雄

纪念碑等国家符号，既有政治功能，也以强调“我们”的方式，使个体建立共同体意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将中华民族的革命历史、革命英雄人

物与国家政治中心和政治权力紧密相连，以权威性的国家话语唤醒各民族的共同记忆。纳·赛

音朝克图、汪玉良、康朗甩等许多少数民族诗人都写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同题诗，展现中华

民族命运与共的革命历史记忆。人民英雄纪念碑以伟岸的形象喻指中华民族伟大不朽的革命

精神，在历史记忆维度上，以广泛认同的符号调动个体对国家的共同情感，既是意象“观物取

象”同态对应的深切认同④，也体现少数民族文学的凝聚力与动员力。

首都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政治象

征，因而成为各民族想象新中国、认同中华民族的重要意象。傣族诗人康朗甩的《孔雀呀飞向北

京》（1958）、白族诗人张长的《从澜沧江眺望北京》（1959）、朝鲜族诗人金成辉的《我最向往北

京》（1961）等诗歌，体现少数民族民众积极且迫切地了解新中国的愿望。如张长的诗歌感叹道：

“从滇东的坝子到滇西的峻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谁不想着你呵，北京！”⑤虽然不能在物理

距离上抵达北京，人们也要通过飞向、眺望、想念等方式，把个人对幸福向往的“意”转化为对集

体与国家认同的“意”，并通过首都这一国家符号表现出来，从心理层面缩短所在地区与北京之

间的距离，在空间对望中完成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诗意建构。
① 刘大先：《边疆自觉、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中国观》，《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 2期。
② 参见杨鹍飞《中华民族形象：基本涵义、理论类型与构建策略》，《探索》2024年第 3期。
③ 刘春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符号认同进路》，《青海社会科学》2024年第 1期。
④ 中国意象论以传统的气论为基础。意象起于“观物取象”。“取”不是单纯摹仿，而起于物我之间因生命之气的交流

共鸣而感应互通，是基于同态对应的深切认同。参见汪裕雄《意象探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 332页。
⑤ 张长：《从澜沧江眺望北京》，《凤尾竹的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 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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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团结的共鸣：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使命担当

民族团结与繁荣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心愿。为民族团结进步发声是少数民族诗人自觉的

创作使命。诗人们在诗歌中建构了大量象征民族团结的意象。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的《心里

的话》（1955）宣示了旧社会民族压迫决不能分裂中华民族共同情感的决心：“可我们决不能因

对刽子手的仇恨，/就涂污整整一个民族的史册。/……/而我们从来就把哈萨克叫作亲人，/汉民

族也把我们亲昵地称作弟弟……”①“亲人”“弟弟”等亲缘意象阐释了各民族源远流长的手足

情。1956年，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汉译诗集《幸福和友谊》出版，该诗集的同题诗书写了

各民族在那达慕大会上庆祝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场景：“不知是哪一位姑娘，/嘹亮地唱起了/

‘多任朱格托亚尔拉’②，/工人弟兄，也用那浑厚的歌喉/合唱起了‘东方红’。”③两位诗人的诗歌

互相呼应，见证了中华民族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团结大家庭。各民族语言虽然不同，但都

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了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幸福和友谊》这本诗集的命名，正

是各民族兄弟般情谊的高度概括，展现了中华儿女相濡以沫的幸福生活图景。

（三）中华文化的交响：少数民族意象融于中华民族意象的内涵展示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诗人用中华民族共有意象进行诗歌艺

术表达，并将少数民族意象融于中华民族共有意象，传承和丰富了中华文化。仫佬族诗人包玉

堂说：“文艺民族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艺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④很多少数民

族诗人受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深刻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与价值观。少数民族诗人

喜爱用本地区动植物等意象入诗，如“鹰”“缰绳”“乳”“牛羊”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蒙古族诗歌中，

这些意象在汉族、藏族、哈萨克族等其他民族诗歌中也很常见。凤凰作为百鸟之王，在傣族象征

权力与神性，傣族诗人波玉温的《彩虹》（1961）以凤凰意象表达为国家舍生取义的精神。其他民

族诗人也以凤凰意象入诗，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以凤凰涅槃象征中国的再生，朝鲜族诗人宋

祯焕的诗歌《祖国》（1962），也用凤凰涅槃寓意新中国的诞生。少数民族诗歌意象与中华民族共

有意象相融，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象的共同性，揭示了各民族都归属的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

族，各民族都为传承丰富中华文化作出了独特贡献。

少数民族诗人把充满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意象与中华民族意象相统一，丰富了中华民族意

象的立体度与多样性，进一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包玉堂强调：“没有个性，便没有共性。

浓郁的地方色彩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是诗的艺术生命的要素之一。”⑤民族色彩是少数民族诗歌

① 铁依甫江：《心里的话》，王一之译《铁依甫江诗选》，第 62—63页。
② 蒙古语，意为“东方红”。参见纳·赛音朝克图《幸福和友谊》，《幸福和友谊》，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 5页。
③ 纳·赛音朝克图：《幸福和友谊》，《幸福和友谊》，第 5页。
④ 包玉堂：《诗坛学步二十五年》，《文艺报》编辑部编《文学：回忆与思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 116页。
⑤ 同上书，第 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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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鲜明特色，多元的民族意象承载着少数民族的情感、思想以及智慧，它们与中华民族共有意

象统一，在不同民族的诗歌意象中来回穿梭，不断激发少数民族的爱国情感，表达中华民族爱

国主义、团结友爱、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彰显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性，增强中华文化的活力

与生命力。

三 中华民族意象凝聚力与文学经典培育

20世纪 50—60年代少数民族诗歌中的中华民族意象体现了少数民族诗人对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建构，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情感共鸣。这些意象传承和丰富了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诗人为当代诗歌经典作出的突出贡献，有助于从文学角度理解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以及少数民族诗歌成为红色诗歌经典的时代原因。

（一）以中华民族意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为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土壤与集

体记忆。湘鄂边区由土家族和苗族组成的红军队伍、冀中平原的抗日回民支队、辽沈战役的内

蒙古骑兵师，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革命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并肩作战，

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念已在各民族心中生根发芽。“即

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

一位成员的心中”①，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具有情感联结功能的意象有助于维系庞大的共同体

情感。情感共同体既可以是基于血缘、地缘等自然性的情感联结，也可通过共同经历、共同信仰

与共同利益等抽象要素得以塑造。②对共同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有助于共同体内成员互相理解与

依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根基。诗歌通过意象激发情感共鸣，对促成共同体意

识的作用尤为显著。汪玉良的《红旗》（1959）写道：“红旗唤起我们崇高的豪情，/也教我们牢记

革命的艰辛! ”③红旗意象已超越其原始能指，其情感内涵需置身历史革命情境，才能深刻理解

中华民族无畏牺牲、赢取胜利的共同经历。“红旗”“红色”“号角”等意象是各民族共同建构革命

文化的脉络，它们有助于打开各民族的情感开关，使人们回到历史现场，唤起共同的革命记忆，

激发集体的爱国情感。

中华民族意象的集体主义精神促进与推动民族融合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民族和

现代国家的认同的建构及其融合和统一，也需要一种全国性的力量推动。”④农业合作化运动值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本），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第 6页。

② 参见周永根《情感共同体的概念、特征与功能》，《湖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 4期。
③ 汪玉良：《红旗》，《汪玉良诗选》，第 6页。
④ 董迎春、覃才：《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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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拉开帷幕，各民族在同一时间参与全国性的集体劳动，呈现出各民族互帮互助的大融合局面。

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赋予人们激情与力量，彰显出国家强大的凝聚力，就如朝鲜族诗人李旭描述

的那样：“六亿人民干劲强，/要在人间造天堂，/长江黄河佩银带，/昆仑天山赛娇娘。”①浅白通俗

地歌颂了中华民族在团结一致的集体目标中所展现出的昂扬向上与奋发图强的强国精神。

（二）以“集体表象”建构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

少数民族诗歌以“集体表象”为核心方法，以少数民族诗人相似的情感态度与书写意象所

展现出的“递相沿袭性”②以及“阐释共同体”③的逻辑一起建构起了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涂尔

干（Durkheim, E.）指出，集体表象（现）源于社会成员“心灵的关联”④，因为社会是“从融合中形

成的所有个人的特性”⑤，“形成社会的个体心灵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构成了集体表现”⑥。集体

表象理论旨在阐释一个社会所共有的象征体系可以超越个人意识，让复杂变得容易理解，情感

借此得以固定，由此能以强烈的团结意识把社会成员塑造成一个共同体。⑦少数民族诗歌中的

中华民族意象并非由某一个民族或诗人独立构建，而是基于各民族的共同经历与社会心理，合

力建构出了热爱领袖、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往社会主义新生活等共同情感，并逐渐达成一种审

美共识。这些意象通过反复的文学书写与传播，使个体情感升华为公共性的象征符号，让集体

记忆不断再现，成为广大读者可共同感知、阐释与内化的审美对象。如回族诗人木斧在诗歌中

所写的那样：“我们，中华的儿女，/生长在苦难的中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战斗，/……/为了迎接

共和国的诞生，/我们不吝惜流尽鲜血。”⑧共同的历史记忆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情感的核心纽带，

各民族诗人反复书写太阳—领袖、红旗—胜利、长江与黄河—民族团结等意象内涵，使不同的

象征符号组合成更具凝聚性的象征系统。分散的意象以重复性、互文性、共同性为经纬，逐步构

建起有明确指向性与强大凝聚力的象征网络，以引领和调动情感的方式，在民族团结话语下唤

醒各民族读者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并促使他们自主参与到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的建

构之中。

涂尔干认为，抽象的实体很难作为共同体成员强烈的情感来源，“只有把它们和我们能够
① 李旭：《可爱的祖国》，《我握着毛主席的手（兄弟民族作家诗歌合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 312页。
② 诗人有感于现成意象的意义和习惯用法而创造新作品的特征，称为意象的递相沿袭性。参见陈植锷《诗歌意象论》，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 164页。
③ 社会主义文艺遵循“由谁创造，由谁阐释”的阐释原理，这就决定了“人民”作为社会主义文艺“阐释共同体”的本体

意义。“人民”作为“阐释共同体”，拥有共同阐释策略和明确阐释目标，允许内部存在差异，内含价值与规约，提供意义标
准，发挥解构与建构功能。参见谷鹏飞《“人民”与社会主义文艺阐释共同体的建构》，《文学评论》2022年第 3期。

④ 涂尔干：《社会学与哲学》，梁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25页。
⑤ 同上书，第 26页。
⑥ 同上书，第 24页。
⑦ 参见马敏《序：我们生活在一个“真正的真实”的镜像社会之中》，《政治象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

12—13页。
⑧ 木斧：《爱我们的祖国》，《缀满鲜花的诗篇》，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 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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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切切地意识到其实在性的具体事物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够向自己对它们作出解释”①。具有

沿袭性的意象内涵可以激发集体情感，使集体精神永续存在。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稳固结构确保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的稳定性，有助于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不同时代的读者

在共同的情感结构与阐释策略下理解与阐释同一套意象系统，以持续的参与感从具体的“象”

中感知国家不可分、民族不可散这一抽象的“意”，逐渐构建起共同的情感依赖，凝聚成跨时空

的情感共同体，意象符号由此促成了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代际传承。中华民族意象不仅

是文学审美对象，还是连接个体与集体、历史与当下的重要情感媒介，是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

诗人与读者以诗歌为载体自觉建构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的介质，在“集体表象”的核心象征机

制中，使“民族—国家”突破制度层面的范畴，成为“精神—价值”②维度的认同实在。

（三）中华民族意象孕育催生当代红色诗歌经典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

制，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③20世纪 50—60年代的少数

民族诗人以服务人民为使命的责任感与担当，表现出强烈的集体意识，他们以大众化、民族化

的艺术创作建立审美标准，始终致力于推动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诗歌创作以浅易却内涵深

刻的中华民族意象孕育催生了一批深入人心的当代红色诗歌经典。

中华民族意象所指向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当代红色诗歌经典生成的土壤，诗歌中传达出的

共同体意识是少数民族红色文学经典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红色诗歌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和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作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

造出来的一种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核心的诗歌形态”④，少数民族诗人是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写作队伍，他们自觉运用中华民族意象，歌颂中华民族休戚与共、不畏牺

牲的革命精神，书写艰苦奋斗、互帮互助的社会主义建设精神。朝鲜族诗人任晓远在《给我一支

枪》（1950）中写道：“只要身上还有一滴血，/我就战斗下去决不下战场。”⑤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

保家卫国的决心。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的《给恋人的一封信》（1951—1954），书写了民主改革

时期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的喜悦之情。中华民族意象既诠释了红色政权

的来之不易，也昭示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①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290页。
② 涂尔干认为，任何社会共同体，小到部落、族群，大到阶级、民族、国家，都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物理”意义上的实

在，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价值”意义上的实在。参加马敏《序：我们生活在一个“真正的真实”的镜像社会中》，《政治象征》，
第 15页。

③ 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光明日报》2024年 10月 29日。

④ 李遇春：《“人民史诗”与百年中国红色诗歌》，《长江文艺评论》2022年第 2期。
⑤ 任晓远著，紫荆译《给我一支枪》，金学泉主编《中国朝鲜族文学作品精粹 诗歌卷》，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2年，

第 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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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艺术追求与高格的审美标准是构成文学经典的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经典来

说，人民性是其核心特质。少数民族诗歌总体上呈现出人民性的美学特征。蒙古族诗人查干曾援

引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歌，阐明其诗歌创作宗旨：“谁是诗人，谁就得前进，/千辛万苦的和人

民在一起。”①诗人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人民”是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内在动力。库

尔班阿里感慨道：“是党给了我智慧，是毛主席给了我尽情歌唱的权利，我的诗歌永远是为工农

兵群众服务的，永远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的。”②少数民族诗人积极响应《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书写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翻身解放、社会主义建设等主题，彰显出人民性

的社会主义美学色彩。

从史学价值来看，20世纪 50—60年代的少数民族诗歌在文学史上经得起反复阐释。文学

史以其筛选功能呈现出具有一定审美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传承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文学作品。

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等 22所高校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③论述了少数民族诗歌特色。王庆生

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将 20世纪 50—70年代的少数民族诗歌比作“新中国多民族大合唱

中的不同声部”④，是民族大团结的象征。洪子诚、刘登翰编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⑤，肯定少数

民族诗歌是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构成部分。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狂欢之歌》（1959）、

巴·布林贝赫的《心与乳》（1953），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1956），维吾尔族诗人尼

米希依提的《无尽的想念》（1956）等诗歌作品反复出现在文学史中。这些诗歌表现了旧时代的

苦难与人民的新生，传承革命精神、歌颂爱国主义情怀，从中可以管窥 20世纪 50—60年代少

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整体面貌。

中华民族意象是新诗本土化的写照，开创了少数民族红色诗歌的经典范式。从中国新诗诞

生以来，诗人们在吸收中国古典文化、民间文化以及借鉴西方文化中不断探索新诗的发展道路。

洪子诚、刘登翰指出，20世纪 50年代，少数民族诗歌为同时代汉语诗歌写作注入两大活力：题

材的开放和想象力的丰富⑥。晓雪强调，少数民族诗人应“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的优秀遗产和文学

传统，从而创造出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诗歌”⑦。少数民族诗人弘扬少数

民族诗歌传统，在追随政治抒情诗的主流外，还创作了大量的劳动爱情诗、长篇叙事诗，把民族

观、国家观融入诗歌创作，诗中的“人化”“神化”意象兼具浪漫主义气质与社会鼓舞效应。饶阶

① 查干：《真正的诗人》，《彩石》，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 85页。
② 库尔班阿里：《致汉族读者》，赛比哈孜、常世杰、尤素夫·赫捷耶夫译《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2年，第 1页。
③ 参见二十二院校编写组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
④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 158页。
⑤ 参见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⑥ 同上书，第 33页。
⑦ 晓雪：《在学习与写诗的道路上》，《文艺报》编辑部编《文学：回忆与思考》，第 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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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桑《牧人的幻想》（1956）很有代表性，以早、晚“太阳”意象作对比，寓意旧时代人民绝望的心

境和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新生。藏族的文化思维与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相结合，其民族色彩自然融

入中华民族意象，能迅速调动情感共鸣，是中国新诗本土化的缩影，突破了同质化、类型化的创

作风格，为当代红色诗歌经典注入活力。

结 语

少数民族诗人的成长历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步，他们受到红色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以及现代化教育的熏陶，培育出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20世纪 50—60年代少数民族诗歌以中

华民族共有意象为载体，深刻表达了少数民族诗人的家国情怀，彰显中华民族在共同的历史记

忆与文化认同下唇齿相依的紧密联系，是少数民族诗人自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中华文化

的文学体现。将少数民族意象融于中华民族的共有意象中，不仅传承、丰富了中华文化，更使中

华民族意象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情感、激发爱国情怀的精神符号。纵观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

诗歌创作，诗人在共性中展现着个性，在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中呈现少数民族特色，建构的诗

歌意象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不仅以文学的方式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而且开创了当代红色诗歌的经典范式，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更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少数民族红色文学经典的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

23BZW175）阶段性成果。

（杨彬，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段小曼，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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